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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字，内心严肃的
人最不容易说出口，有时是
因为它太假，有时是因为它
太真。

爱情不风流，爱情是两
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

调情是轻松的，爱情是
沉重的。风流韵事不过是
躯体的游戏，至多还是感情
的游戏。可是，当真的爱
情来临时，灵魂因恐惧和狂
喜而战栗了。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是
灵魂的事。真正的爱情是
灵魂与灵魂的相遇，肉体的
亲昵仅是它的结 果。不管
持续时间是长是短，这样的
相遇极其庄严，双方的灵魂
必深受震撼。相反，在风
流 韵事中，灵魂并不真正
在场，一点儿小感情只是肉
欲的作料。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极
认真。正因为此，爱情始终
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如果失
败又会留下很 深的创伤，
这 创 伤 甚 至 可 能 终 身 不
愈。热恋者把自己全身心
投入对方并被对方充满，一
旦爱 情结束，就往往有一
种被掏空的感觉。风流韵
事却无所谓真正的成功或

失败，投入甚少，所 以退出
也甚易。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其
实是很谦卑的。“爱就是奉
献”——如果除去这句话可
能具有的说教 意味，便的
确是真理，准确地揭示了爱
这种情感的本质。爱是一
种奉献的激情，爱一个人，
就会遏制不住地想为她(他)
做些什么，想使她快乐，而
且是绝对不求回报的。爱
者的快乐就 在这奉献之
中，在他所创造的被爱者的
快乐之中。最明显的例子
是父母对幼仔的爱，推而
广 之 ，一 切 真 爱 均 应 如
此。可以用这个标准去衡
量男女之恋中真爱所占的
比重，剩下的就只是 情欲
罢了。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需
要一份格外的细致。爱是
一种了解的渴望，爱一个
人，就会不由自主 地想了
解她的一切，把她所经历和
感受的一切当作最珍贵的
财富接受过来，精心保护。
如果 你和一个异性发生了
很亲密的关系，但你并没有
这种了解的渴望，那么，我
敢断定你并不爱 她，你们

之间只是又一段风流姻缘
罢了。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虽
甜犹苦，使人销魂也令人断
肠，同时是天堂和地狱。正
如纪伯伦所说——

“爱虽给你加冠，它也
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它
虽栽培你，它也刈剪你。

“它虽升到你的最高
处，抚惜你在日中颤动的枝
叶。它也要降到你的根下，
摇动你的根下的 一切关
节，使之归土。”

所以，内心不严肃的
人，内心太严肃而又被这严
肃吓住的人，自私的人，懦
弱的人，玩世不 恭的人，饱
经风霜的人，在爱情面前纷
纷逃跑了。

所以，在这人际关系日
趋功利化、表面化的时代，
真正的爱情似乎越来越稀
少了。有人愤激地问我：

“这年头，你可听说某某恋
爱了，某某又失恋了?”我一
想，果然少了，甚至带有 浪
漫色彩的风流韵事也不多
见了。在两性交往中，人们
好像是越来越讲究实际，也
越来越潇洒了。

也许现代人真是活得

太累了，所以不愿再给自己
加上爱情的重负，而宁愿把
两性关系保留为 一个轻松
娱乐的园地。也许现代人
真是看得太透了，所以不愿
再徒劳地经受爱情的折磨，
而 宁愿不动感情地面对异
性世界。然而，逃避爱情不
会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空虚
的一个征兆吗? 爱情原是
灵肉两方面的相悦，而在普
遍的物欲躁动中，人们尚且
无暇关注自己的灵魂，又
怎 能怀着珍爱的情意去发
现和欣赏另一颗灵魂呢?

可是，尽管真正的爱情
确实可能让人付出撕心裂
肺的代价，却也会使人得到
刻骨铭心的收获。逃避爱
情的代价更大。就像一万
部艳情小说也不能填补《红
楼梦》的残缺一样，一万件
风 流韵事也不能填补爱情
的空白。如果男人和女人
之间不再信任和关心彼此
的灵魂，肉体徒然亲近，灵
魂终是陌生，他们就真正成
了大地上无家可归的孤魂
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互相
不再 有真情甚至不再指望
真情，他们才是真正被逐出
了伊甸园。

爱情不风流，因为风流
不过尔尔，爱情无价。

摘自《中国当代散

文二百篇》

厚黑之学的真谛，在
吴起身上体现得十分清
晰。

吴起是卫国人，家里
是一方土财主，颇有点小
钱。吴起觉得在家里浪费
了大好光阴——隔壁王五
两手空空外出打工，回乡
却开了辆小别克，车里还
坐着两位如花似玉的老
婆；村里张三出去没多久，
回家省亲，丫居然就当上
公务员了。

终于，他偷拿了家里
的全部存款，留下一封信，
离家出走了。没过多久，
从家里卷出来的那笔款子
败得精光，已经喝了不少
天稀饭的吴起灰溜溜地回
到了家中疗伤。结果走到
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的：
快看，这就是吴家的败家
子，以为谁都能发达呢，也
不瞧瞧自己几斤几两……

吴起面色铁青，一边
走 心 里 一 边 暗 数 ：1、2、
3……

第二天一大早，吴起
他妈被满身鲜血的儿子叫

醒。吴起说，妈，我杀了昨
天笑我的那三十多个人，
留不住了，这辈子我要是
不混进上层做个大官儿，
我就再不回卫国！言毕，
丢下他三魂吓掉七魄的老
妈子，跑路了。

吴起来到了鲁国，混
进当时最著名的教授曾子
门下当学生。他人聪明，
成绩不错，曾子暗地里挺
欣赏这个新学生的，想考
查考查他的人品，就直接
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
是为了什么而读书？

同学甲满怀激情：为
中华的富强而读书！

同学乙热泪盈眶：为
了提高自身修养！

同学丙声情并茂：为
了普天下的老百姓！

轮到吴起了，他铿锵
有力，掷地有声地回答：为
了以后能公款吃喝，为了
以后开宝马住别墅，为了
以后能多包几个二奶！

闻此言，一心一意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子心灰
意冷，老泪纵横，打着趔趄

离开了教室，嘴里嘟哝着，
世道儿变了，变了……

吴起做了鲁国的军
官，还娶了个外籍老婆，齐
国第一代移民，长得蛮漂
亮，人还挺贤惠。就在这
当 口 ，齐 国 来 攻 打 鲁 国
了。鲁国是个小国，没什
么人，平日里大家混吃混
喝也就算了，社会也挺和
谐的，真正到了紧要关头，
都往后躲，没人肯带兵还
击。

吴起一瞧，这才正是
自己出头的好时机啊。于
是挺身而出，跟鲁王说，老
大，我来！鲁王一喜，正准
备答应，突然想到件事儿，
问道，小吴啊，你家属是齐
国人吧？吴起一愣，说是
啊，这有什么问题吗？鲁
王前一秒还在热带阳光下
游泳看美女，后一秒立马
觉得自己在冰天雪地裸奔
上了，心想，好不容易找到
个不怕死的，赶巧他家属
又是齐国人，你说，要是他
被枕头风一吹，带着我的
人马全跑到齐国那边，那

老子不是死得更快？鲁王
这心拨凉拨凉的，挥挥手，
心灰意冷，说你下去吧，这
事儿改日再说。

吴起看鲁王这态度，
立马明白他动了啥心思
了，倒也没犹豫什么，撒开
腿往家里奔。也不知道他
是怎么回家面对老婆的，
难道对老婆说，不好意思，
借脑袋一用？反正最后结
果就是，他杀了自己的老
婆，然后跑到鲁王面前，贞
烈无比铿锵有力地表达了
自己对鲁国的忠贞。吓傻
了的鲁王战战兢兢地答应
了吴起的请战要求。

将作秀融入杀妻的剧
情里，没有比这更能体现
吴起厚颜无耻、心狠手辣
的屠夫本色的了。唯一的
缺陷，太容易给人落下话
柄。

后来吴起打了胜仗，
鲁国大臣的红眼病又犯
了，个个跑到鲁王那里使
劲吹风，说杀老婆的这种
人，您能放心用下去？鲁
王一琢磨，敢情真是这么
回事儿啊，到底把吴起从
纯洁的官员队伍里清除
了。

摘自《作秀的历史》

让人类穿起衣服，似
乎费了成千上万年时间，
而脱掉它们，则是不到 100
年的事。简或繁的轮回，
不仅表征着剪裁艺术，更
多地则与社会观念相呼
应。是罪，还是美，这是个
问题。

1900～1910 年“反裸
露”的最后一战失败后，保
守的美国人给开放的法国
人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
信：“致臭名昭著的法国
人，在晒日光浴时，没有理
由非要露出他那些……在
美国，我们游泳时都穿能
够遮住……‘屁股’和性器
官的游泳衣。

但这无法阻挡法国人
的脚步。中世纪强大的教
会力量和在头顶的高空来
回呼啸的上帝都无法让他
们乖巧地将身体埋进衣服
里，上帝退场之后，美国人
几句难听的话又怎能吓唬
得住他们！

1946 年 6 月 30 日，太
平洋的比基尼岛上爆炸了
原子弹，18天后，一位名叫
路易斯·里尔德的法国人

在巴黎推出了胸罩样式上
衣和三角裤泳装。他雇了
一名应召女郎做模特，在
一个公共泳池展示了他的
作品。一周后，他的“作
品”就风靡了欧洲。

里尔德在策划上表现
出来的天才远甚于服装设
计。他将这种由三块布料
和四条带子缝制成的、揉
成团可以塞进火柴盒中的
简 陋 玩 意 命 名 为“ 比 基
尼”——当全世界的目光
都因为原子弹而投射在太
平洋那座无人小岛时，里
尔德耸耸肩说：真正的爆
炸是“三点式”泳装引起
的。

比基尼的另一位发明
者——同样来自法国的雅
克·海姆则远没有同行幸
运。尽管比里尔德更早拿
出作品，甚至同样想借原
子弹的光推销自己，但她
错误地将作品命名为“原
子弹”——这种利令智昏
的行径让人们丧失了对新
生事物的想象空间。雅
克·海姆雇人驾驶飞机打
出烟幕广告：原子弹——

世界上最小的泳装；里尔
德也用飞机打出烟幕广
告：比基尼——比世界上
最小的泳装还要小。

尽管在那么一段时
间，地中海国家视比基尼
为瘟疫，美国禁止“穿比基
尼的顽皮姑娘”登陆，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海岸警卫队
在近海巡逻，以随时驱逐
那 些 海 滩 上 的“ 风 化 败
类”，但这都无法阻挡比基
尼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之
势——当女权运动势头正
猛时，任何勒令女性穿起
衣服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女
性的敌视。衣服，实实在
在，被看做男人套在女人
身上的枷锁。

遵循这样的逻辑，接
下来的事情不难想象：女
权运动的激进分子不但拒
绝厨房、拒绝胸罩、拒绝生
育，甚至拒绝蹲着撒尿。
在她们看来，“不一样”就
意味着“不平等”。各式各
样的“天体营”很快成为流
行事物，裸泳也变得时髦
起来——当初被视为“政
治上进步”的比基尼很快

成为保守的代名词。是
的，凭什么因为男人而遮
遮掩掩！

如果说政治的核心诉
求是“平等”和“自由”，那
经济的核心诉求就是“利
益”，甚至“美”。于是，全
世界做比基尼生意的资本
家联合起来宣布：裸体一
点美感也没有。当女人真
的脱光时，令人类社会惊
诧的不是一种终极的秘
密，而是身体也许再也创
造不了什么财富。

女人重新捡起扔在沙
滩上的比基尼，并将屁股
也包了进去。性感区被恰
到好处地裹在比基尼里
面，其余部位则尽量裸露
——这种微妙的平衡为视
觉划定了界限，从而给想
象力制造了不大不小的空
间。我们把这个空间叫做

“色情”，它里面隐藏着当
代社会最大的秘密——性
别如何创造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
比基尼终结了服装史，而
不是裸体。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
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
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
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
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
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
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
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
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
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
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
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
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
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
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
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
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
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
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
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
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
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
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

“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
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
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
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
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
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
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
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
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
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
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
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
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
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
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
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
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
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
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
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
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
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
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

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
镂 出 极 细 的 花 纹 ，做 成 西 瓜 灯 。
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
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
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
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
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
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
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
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
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
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
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
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
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
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
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
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
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
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
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
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
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
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
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
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
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
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

“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
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
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
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
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
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
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
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
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
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
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毕
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

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
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
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
命”期间，我被打成“黑

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
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
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
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
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
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
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
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
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
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
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
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
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
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
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
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

“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
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
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
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
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
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
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
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
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
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
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
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
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
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
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
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
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
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
近七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
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
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
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
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
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
直”，最没有意思。

摘自《汪曾祺的散文》

羊蹄甲是一种很难画
好的花。花开时，整棵树远
看像是笼罩着一层粉色的
烟雾，总觉得看不清楚，画
不仔细。可是，你如果真的
要靠近了来观察它的话，它
那一朵一朵细致如兰花的
花朵却又完全是另一种样
子，和远看时完全不同，你
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假如一朵一朵地画起
来，怎么样也不像原来的那
棵树，但是，假如只用深深
浅浅的色点来表现的话，又
觉得不甘心，因为它原来的
花朵那样秀美细致，实在是
不能只用一些色点来形容
就算了的。

我们师专校园里有几
棵很老的羊蹄甲树，长在堤
边，一到开花的时候，学生
们就会在树底下走来走去，

近也不对，远也不行，不断
地变换着位置，一边观察一
边嘴里埋怨着，手底下却又
不肯停止地画了起来。

我坐在树下观察他们
的表情，觉得他们和年轻时
候的我并没有两样，不禁微
微地笑了。

天好干净，是那种澄
明的蓝，草好柔软，是那种
细密的绿。穿着白色衬衫
和灰色运动裤的男女同学
散坐在树下，风吹过来，羊
蹄甲粉紫色的小花瓣就轻
轻柔柔地落了下来，有几瓣
落在女孩子的头发上，有几
瓣落在男孩子的肩膀上，有
几瓣落在我的速写簿里，似

乎 还 带 着 一 阵 淡 淡 的 幽
香。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
就是这样了，只要是自然
的，只要是顺着天意的，就
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
得悲伤，甚至也可以有一种
淡淡的喜悦，就像这风里的
若有若无的清香。

不是吗？在整个人生
的长路上，不是都开着像羊
蹄甲一样迷迷蒙蒙的花树
吗？往前看过去的时候，总
是看不真切，总是觉得笼罩
着一层缥缈的烟雾，等到真
的走到树下了，却又只能看
到一朵一朵与远看时完全
不同的单薄细润的花朵。

只要稍微迟疑，风就吹过
来，把它们一瓣一瓣的吹
散，轻柔地拂过你的脸颊，
在你的发间或者肩膀上留
下一点淡淡的幽香，然后就
静静地落在你身后的草丛
里，逐渐褪色，逐渐消逝，静
静地望着你向前走去，向着
另外的一棵迷蒙的花树走
去。

等你回过头再望回来
的时候，在暮色里，它又重
新变成了一个迷蒙的记忆，
深深浅浅、粉粉紫紫地站在
那里，提醒你曾经走过来
的，那些清新秀美的春日，
那条雨润烟浓的长路。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真
的就是这样了，我们都走在
一条同样的路上，走得很
慢，隔得很远，却络绎不绝。

摘自《现代交际》

在民间传说中，四大
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和她
的丈夫呼韩邪单于是郎
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佳侣。

事实上，历史远没有
那么美。

公元前33年，王昭君
奉汉元帝之命出塞和亲，
嫁给南匈奴的呼韩邪大
单于。那时，昭君年方十
九，风华绝代，但呼韩邪
单于却已进入暮年，垂垂
老矣。两年之后，即公元
前31年，呼韩邪单于就抛

下娇妻幼子撒手人寰。
按照匈奴的祖制，王

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的
长子，新即位的复株累大
单于。俩人的感情倒是
不错，生育了两个女儿，
但昭君的悲剧并未到此
为止。

十一年后，第二个丈
夫也先她而去了，她又被
命嫁给新单于，复株累的
长子，也就是呼韩邪的孙
子，昭君终于承受不住彻
底崩溃了，她最后选择了
服毒自尽。

以前，一提起徐霞
客，就会浮现出一个在青
山绿水间跋涉求索的学
者的美好形象，然而，仔
细读一读他的游记，历史
的真实却有令人瞠目之
处。

在《粤西游日记三》
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
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
他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
牌（一种使用驿传的证明
信）驱赶着夫役整天赶
路，傍晚时分到了下一站
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

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
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
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
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
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
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过
了一会儿，负责驿传事务
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
老头怕徐霞客拿鞭子抽
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
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无
法逃脱徐霞客那无情的
鞭子。

如此看来，徐霞客仕
途受挫没有当官实在是
他之大幸，百姓之大幸，
后人之大幸，历史之大
幸。

摘自《经典杂文》

比基尼：罪还是美？

一个月前我去香港，和
李嘉诚吃了一顿饭，感触非
常大。

李先生 76 岁，是华人
世界的财富状元，也是大陆
商人的偶像。大家可以想
象，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一般大人物都会等大
家到来坐好，然后才缓缓出
场，讲几句话。如果要吃
饭，他一定坐在主桌，有个
名签，我们企业界 20 多人
中相对伟大的人会坐在他
边上，其余人坐在其他桌，
饭还没有吃完，李大爷就应
该走了。如果他是这样，我
们也不会怪他，因为他是大
人物。

但是令我感动的是，我
们进到电梯口，开电梯门的
时候，李先生已经在门口等
我们，然后给我们发名片，

这又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李先生的身份和地位
已经不用名片了！但是他
像做小买卖的商家一样给
我们发名片。

发名片后我们一人抽
了一个签，这个签就是一个
号，就是我们照相站的位
置，是随机抽的。我当时想
为什么照相还要抽签，后来
才知道，这是用心良苦，为
了大家都舒服，否则怎么站
呢？

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
说是吃饭的位置，又是为了
大家舒服。

最后让李先生说几句
话，他说也没什么讲的，主

要是来和大家见面。后来
大家鼓掌让他讲，他就说：

“我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
与大家分享吧。”然后看着
几个老外，用英语讲了几
句，又用粤语讲了几句，把
全场的人都照顾到了。他
讲的是“建立自我，追求无
我”，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要建立自我，同时要追求无
我。把自己融入生活和社
会当中，不要给大家压力，
让大家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来接纳你，喜欢你。

之后我们吃饭。我抽
到的正好是挨着他隔一个
人的位置，我以为可以就近
聊天，但吃了一会儿，李先

生起来了，说抱歉我要到那
个桌坐一会儿，后来，我发
现他们安排李先生在每个
桌坐 15 分钟，总共 4 桌，每
桌 15 分钟，正好一小时。
临走的时候他说一定要和
大家告别握手，每个人都要
握到，包括边上的服务人
员，然后又送大家到电梯
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走。这
就是他的追求无我，显然，
在这个过程中他都做到了。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
到一些人，做一件事情偶有
所得，他的自我就会让人不
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
力，他的言论让你感到渺
小。李先生不一样，他在建
立自我的同时追求无我，展
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
一种人生境界。

摘自《青海青年报》

有一年北大分房子，挑
房名单林毅夫排在最前面，
第一个挑房，可以挑位置最
好的房，他却挑了一套大家
都不愿意要的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
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别人皆不
解，他说，这套房子可以看到山。

人和人要的不一样。我们挤破
了头去争去抢的，以为别人也一定会
像我们一样去争去抢，比如房子、票

子、位子。而当别人要的，只不过是
可以看到山，我们这点子心胸，又哪
里能解得，哪里能懂得。上世纪八十
年代，林毅夫从北大赴美国留学，先
后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和耶鲁
大学博士后，那年头，正是出国大风

潮，许多人倾家荡产也要往
外跑，拼了命的也要在美国
定居，大家都一致认定，林毅
夫肯定不会回来了，就连最

相信他的北大导师，一度也曾悄悄怀
疑过，但林毅夫拒绝了美国一些机构
的挽留，毅然回到了迫切需要人才的
祖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
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摘自《沈阳晚报》

屠夫的欲望之秀

李嘉诚请客吃饭

爱情不风流 周国平

羊蹄甲 席慕蓉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可以看到山

当女权运动势头正猛时，任何勒令女性穿起衣服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女性的敌

视。衣服，实实在在，被看做男人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锁。


